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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集团主席陈恩怡：
家族办公室的慈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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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 � RS 集团既不是典型的投资
机构， 也不是典型的慈善部门，
它活跃在快速发展的亚洲社会
投资前沿， 同时从事捐助和投
资。 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公益创
投网络（AVPN）大会上，RS 集团
创始人、主席陈恩怡，以及 RS 集
团孵化的可持续金融平台负责
人吴子伟，探讨了他们在投资方
面的方法。

问 ：RS 集团是一个什么样
的机构，从事哪些工作？

陈恩怡 ：RS 集团是一个基
于香港的中型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10 年前，我的家族有一次
财产的分割，我决定做可持续性
的投资，于是拿出自己的资金建
立了一个小型的团队来帮助我
从事这样的工作。 在某种程度
上，这与其他的家族办公室没有
多大的不同，我们管理自己的投
资并且进行了一些资助。

我们有独立的基金会架构，
但是只用于提供资助。 我们的投
资不是简单的捐赠， 而是由 RS
集团进行整体的管理， 我们相
信，所有的资金都应该有目标地
被有效利用，我们正在论证这样
的问题。 我们探讨如何以不同的
程度来使用资金，人们往往把投
资行动和捐助人为地区分开来，
认为投资是投资， 捐助是捐助。
但是我们认为，不论是投资还是
捐助，应该 100%根据我们的使命
来进行，从而带来不同层面的经
济回报，并产生不同范围的社会
和环境的影响。

问 ：所以 ，你认为在投资和
慈善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别？

陈恩怡：这不是没有区别的
问题。 就捐助而言，资金一旦打
开大门，常常一去不复返。 RS 团
队所倡导的杰德·艾默生混合价
值概念（Jed Emerson’s Blended
Value） 是一个更精准的方法，告
诉人们该如何利用资金。 投资或
捐助会产生出一系列的结果。 就
投资而言，虽然人们可能会只关
注资金回报而忽略其他问题，但
是，这并不是说，当你的钱投入
到一个基金会或一个公司就没
有任何后文了。 你可以投资一个

负责任的生意，也可以投资烟草
业或一个会引起水污染的公司。
所以，我们要表达的是我们希望
能有意识地利用我们的投资，而
且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去做。

问 ：那么 ，你认为所有的企
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是最基本
的问题吗？

陈恩怡：我认为所有的企业
都是为了某个目标而存在，不论
是生产 T 恤或手机，还是提供各
种服务，都是如此。

问 ：是否可以说 ，他们确实
达到了某种社会目标， 比如，我
们挣到了钱，而且我们也制造出
一个有用和人们所想要的产品。
你认为这是不够的，是吗？

陈恩怡：你对如何制造产品
是有实际的选择权的，不论你制
造的产品是什么。 你可以选择负
责或不负责地去做这件事。 你可
以毫不注意这些外部事物，因为
没有任何人会要求你这么做。
你可以不加考虑地消减成本，
以至于你不能够给予你的雇员
公平的工资。 你可以雇佣更廉
价的材料， 但是会带来更多的
污染等。

但是也会有另外的一个方
面。 可持续的投资不仅意味着排
除负面的问题，也包括对积极面
进行整合，并且总是在寻求人们
所说的最佳的投资。 这也是一种
管理风险的方式， 因为我们相
信，企业如果不关注环境，不关
注人，最终都不会生存下来。 只
要我们看一下登记在册的各种
公司，我们就能发现，人们正在
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原油泄漏
或其他种类的名誉事件会带来
更多负面的公共问题。 人们确实
在关注， 社会媒体也在发挥作
用，这样的外在问题在我们了解
之前就存在。 因此，可持续投资
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
既涉及财务工作，也需要符合伦
理的理解。

问：你的想法显然与一个投
资公司存在的普遍意义有所区
别 ，从这一点来看 ，你不是只在
用钱来造钱。 你看在其他方面还
有与众不同的考虑吗？

陈恩怡 ：我认为，有两件事
让我们与其他家族办公室区分
开来。 一个是，我知道我不是无
事不知， 所以我愿意聘请顾问。
这些顾问很乐于奉献且知识渊
博，因此我们不会感到我们的方
法每次都像婴儿在迈步。

理论上来讲，我们能够实现
一些发展性的跨越。 有人认为我
们是先锋， 但其实我们并不是，
有很多人都在从事这样的事情。
另一个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
们愿意公开讨论我们所做的事
情，因为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加
入到这项新鲜的事业中，进行影
响力投资。

问：让我们回到慈善的问题
上，对于投入多少用于捐助和投
资，你有一套完整的设想吗？ 或
者，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所建立整
体目标？

陈恩怡 ：我想说的是，当我
们建立 RS 集团的时候， 这个问
题还处在初创阶段。 我们的投资
顾问建议我们一步一步地来推
进。 一个家族办公室的设想是，
你至少需要保有你的资金。 当我
们明确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我
们就完成了我们的设想。 抛开
应有的资本基础不谈， 我们思
考的方法取决于我们需要何种
形式的回报。 我们的目标不是
生产高额的资本，但是，我们希
望有合理的回报， 这样可以帮
助我们支付开展团队工作的支
出，进行捐助，以及一些家庭工
作需要的花销。

如果我们真的想达到更深
和更有目的的影响力，我们可能
会在操作资本时面临更多的风
险， 我们可能会改变投资组合，
为更好地支持影响力进行投资。
显然，存在着某些实现影响力的
地方，可以通过捐助而不是投资
来实现，我们需要有弹性地面对
这些情况。

问：你在亚洲公益创投网络
的年会上提到了可持续金融倡
议。 这个倡议具体是什么？

陈恩怡 ： 我们努力完成了
RS 集团影响力报告， 但是我们
感到， 当人们称赞我们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想
法。 而且，在香港，还没有形成一
个影响力投资的生态系统。 人们
不知道如何提出这样的要求，只
是停留在如何将利润最大化。 甚
至是那些总部在美国或欧洲的
国际银行，他们可能有可持续投
资的产品，但是当涉及在亚洲的
运作，处在这一前沿的人们并不
知晓。 而且，香港除了作为一个
金融中心，并不具备真正强有力
的慈善机构的发言权。 我们曾经
有一个称为 ASRIA(亚洲社会责
任投资协会)的组织，现在并入了
UN PRI（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
组织），所以，目前在香港并没有
真正独立的声音。 因此，我们决
定做一个尝试。 我们不是一个工
业协会，我们知道会有各种不同
的利益相关方，但是，我们拥有
一个公正和唯一的渠道来帮助
把这样的行动往前推进。

吴子伟 ： 我们的研究也表
明， 在缺乏生态系统的情况下，
存在着这样的愿望。 今年早些时
候，我们公布了一个关于资产所
有人、投资人、学术界、政府和协
调部门的图表和调查。 在 239 份
调查中，90%的人认为香港在可
持续金融工作领域实际上落后
于其他的金融中心，75%的人认
为这个问题对香港作为未来的
金融中心而言具有关键性的意
义。 那么，是什么在阻碍着人们
的进步？ 我们认为，其中的挑战
是较低的市场意识、缺乏政府支
持和调节以及对可持续投资回
报有效性的误解。 为了揭示这些
鸿沟 ， 我 们 开展 了 创 建 SFI
（www.sustainablefinance.hk）的工
作，这是一个以三个核心为焦点
的平台：教育，民主和交流。 我们
围绕这样的内容为目标，帮助香
港的私人投资者分享知识，鼓励
人们开展必要的对话，从而能够
行动起来。 我们希望向私人投资
者证明，可以通过一个辅助的投
资圈来做好事并且把事情做好。
我们将实施行动，组成私人投资
者的群体， 加强对等的学习，在
香港传递一个可持续金融增长

的共同声音。
问：你对我们称为社会金融

部门未来几年在亚洲的发展是
怎么看待的呢？

陈恩怡：这个很难预测。 德
国基金会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菲
利克斯·奥尔登堡谈道：“我们应
该停止将影响力投资与捐助相
对立。 ”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这
是一种错误的对立，如果你确实
理解到资本的连续性，你就会停
止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对立性。 一
切都由意图来驱使。

问 ：你的意思是 ，问题在于
怎样来开展工作？

陈恩怡：是的。 一些事情适
合使用市场引擎———例如，如果
依赖捐助，可再生能源将永远不
会得到发展，但是我们需要解决
可再生能源的问题。 问题在于，
我们如何让人们在思考市场的
时候能够发展其良好的品质?从
某个角度上来说，这是一个向更
高的意识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我
们现在为什么要讨论自觉资本
或责任资本的原因。 我知道一些
人可能认为资本与生俱来就是
坏的。我对此不能确定。我认为，
资本主义只是一个体系，一切都
取决于你想如何来使用这个体
系。 我们需要重置那些围绕着商
业的限制，整个 ESG（环境、社会
和公司治理）的行动都是在做这
样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把坏的
结果降到最低。 这意味着，需要
将更多地事情考虑进来， 没错，
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更多地挑战，
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城市居
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
希望人们理解，这样的意向很重
要。 对慈善的需要永远都会存
在。 人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对于捐
助的深思熟虑用于投资呢? 我认
为，这是你如何对待自己的投资
的问题。 这不是一件把资本投入
黑洞，然后产生回报这么简单的
事情。 这是一件因果相系的事。
我们可以选择把好的结果最大
化，同时把坏的一面降到最低。

（据英国 《联盟杂志 》，有删
减，原作者：安德鲁·米勒）

陈恩怡

RS 集团所投资的公司均以创造积极的社会和环境价值作为它们的基础商业模式


